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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华北抗战记忆》，有一种如鲠在喉的
痛，是面对侵略者灭绝人性暴行时，内心深处最本能的悲愤与震撼。

因为诸多原因，现实中有些更为残酷杀戮的血腥场面，文中
还未能直接呈现。日军对开明乡绅张寿山的折磨，对民兵队长
殷库的酷刑、对无辜村民的屠杀……这些不是文学艺术的渲染，
而是亲历者对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

这样的暴行，并非仅仅局限于华北大地。在中华民族广袤的
土地上，弥漫着侵略的硝烟，回荡着反侵略的怒吼。7月1日，我踏
入湖南溆浦龙潭镇，湘西会战之龙潭战役就在这里打响。龙潭战
役历经28个昼夜的激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
将日军全面击溃。这一战的大捷，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站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英烈墓前，庄严肃穆之感扑面而
来。近2000名英烈长眠于此，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
丽的英雄赞歌。陵园负责人讲解，参加龙潭战役的不仅有中国军
人，还有“龙潭抗日游击队”、“抗日支前队”、“军民抗日合作队”、
中学生“抗日志愿队”等共计11支龙潭地方武装队伍。这是一场
全民参与的战争，“那时，镇上几乎每家每户门口都挂有白绫”。

陵园有面警钟壁，上面刻着“长鸣警钟，不忘国耻”八个大字。
陵园负责人指着这八个字，一字一句地说：“没有他们，哪来的我
们！”这简单而有力的话语，如同一记重锤，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铭记这些抗战记忆，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警醒
后人，珍惜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周璐）

有一种记忆是抗战记忆

寿山先生
被采访人：
张化普：男，78岁，本文主人公的次子，现居

黑龙江省塔山县。
张子成：男，73岁，本文主人公的孙子，现居

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务农。
2005年5月，寿山先生去世62年后的一个中

午，我走进了他的故乡——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
乡寿山寺村。谈及当年惨烈的一幕，他的孙子张
子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子成，是爷爷遇害全程的目击者。
73 岁的张子成步履蹒跚，带领我来到村中

心庙前的一个大土坑旁，颤颤巍巍地说，那时，这
里全是黏糊糊的血浆，冒着热气，坑沿下滚动着
几十颗人头，像一地砸烂的西瓜。

他又指着坑上沿西北角的一片空地说，这里
原有一棵老槐树，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吊在那棵树
上活活烧死的……

当年的寿山寺村，原名南彦寺。由于距离县
城55里，日军鞭长莫及，抗日气氛格外浓烈。

点燃小村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鲁
西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和八路军129师新九旅旅长
张维翰，都出生在这里。

小村有一个民兵队，40人，24条枪。每天早
晨以铜锣为号，在村外的打麦场上训练军事。晚
上则是政治课，学唱抗日歌曲。歌声口号喊杀
声，队列投弹加冲锋，每天都是红红火火、铿铿锵
锵。老百姓的热情也被鼓动起来了，老太太、小
媳妇们纷纷围观，树上的孩子们也迎合着，又唱
又喊，仿佛整个小村都在唱和喊。

小村人更大的底气，是开明财主张寿山。
张寿山，1893年生，少年从军，曾在湖北督军

王占元部下任职，后来升任湖北煤建局局长。
1926年，王占元败散后，张寿山隐退老家，置办宅
田，课教子孙。日本人进驻后，一些乡绅充任伪
职，送钱送粮送女人，他却与抗日政府交好，不仅
自己带头募捐，还担任村粮秣委员，积极为八路
军筹粮筹款。由于他的特殊影响，八路军不少高
级将领常常登门拜访。

张子成清楚地记得，宋任穷、陈再道曾几次到家
里做客。每次都在晚上，村里村外、房前屋后遍布岗
哨。宋、陈等人与爷爷在屋里吃饭喝酒，高声谈笑，
通宵达旦。那一年冬天，邓小平从涉县来到馆陶，
还在他家秘密住宿3天。爷爷让家人杀了一头大
猪，热情招待。白天，邓小平闭门看书。每到晚上，
就带着两个卫兵到野外走一走、转一转。而后，几匹
战马便悄悄进村，那是冀南军区和地方党委的主要
干部。马蹄磕在门前的石阶上，火星四溅……

张子成说，爷爷身材魁梧、脸阔体胖，总是笑眯
眯的。家里虽然有几百亩地，雇佣不少长短工，但
爷爷精通各种农活，习惯亲手劳作。雨雪天气，就
坐在窗下，教张子成学文化：“上学识字，先认姓名，
认会自己，再认别人，祖父祖母，爹娘儿孙……”

南彦寺村西南7里许，有一个房寨镇。那一
带，是八路军新八旅23团的秘密驻地。团长郝
国藩，经常悄悄找寿山先生商谈。日军烈焰高
炽，八路军在平原活动，困难重重。他们默默地
抽烟，苦思冥想，愁雾飘满了小屋。

日本人发现这一带八路军活动频繁，就在村
南4里的法寺村修造一座炮楼。摩托和马队，来
回巡逻。黄尘滚滚，恶焰汹汹。

寿山先生亲近八路的消息被汉奸侦知，炮楼
里传出话来，让他小心“狗头”。

1943年阴历年前，寿山先生又为23团筹办了
一批小麦。正准备送去，战局突变。部队立即转
移，不仅不能带走小麦，又送来一批子弹和枪支，
委托保存。他二话没说，当天夜晚，就和家人一起
把这些物品藏进了自家菜园的一个秘密地窖里。

小村眼睛睁得圆圆，日日夜夜盯紧四周。
正月十四黎明，300多名日军突然袭来。一声

报信枪响，村民全部撤退。日军进村，一无所获。
村民返回，庆贺胜利。因为根据经验，日军

扫荡都是一次性，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可这一次，小村大大地失算了。仅仅相隔一

天，日本人就杀了回来。
滔天大祸，骤然降临！
凌晨时分，日军突然从四周包围小村，挨家挨

户地把村民赶进村中央大庙前的一个大坑里。寿
山先生一家和民兵们都来不及转移，尽在其中。

机枪架在四周房顶上，枪口黑洞洞、阴森森。
日军先是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中年人，没有问

话，直接劈砍，血浆“噗”地喷出两三米……接着，
日军又拉出十几个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拷打、火
烧、灌水，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不吐实情
者，立时砍头。

十几条生命，转眼崩灭。殷红惊颤，白雾弥
漫。血腥浓烈，直呛鼻喉……

这时候，一个名叫张廷俊的村民经不住拷
打，下跪求饶。村长范树奇，民兵武进安、范树
伍、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但这
些人都是硬汉子啊。拷问无果，悉数砍头。

寿山先生身披一件破棉袄，头裹一条灰毛
巾，脸上涂满锅黑，抱着小孙子张子成，被人群拥
挤在最中间。但是，不幸，也被指认出来。

大坑西北角有一棵老槐树，几百岁了，是小
村人敬奉的“槐仙”。村民笃信不疑，逢凶遇难，
总要叩问是非；离乡远足，都去祷告平安。但这
棵古老的神树啊，现在却不能庇佑它的乡民了。

日军先是把张寿山横捆在树下的一张木床
上，让翻译追问粮食在哪里？枪支在哪里？

寿山先生闭眼，拒不答话。
一个日本军官“乌拉乌拉”说了一通日语，几

个“皇协军”便开始撬寿山先生的嘴巴，灌辣椒
水。红红的辣椒捣碎后，掺凉水，辛辣无比。

寿山先生猛烈地咳嗽着，破口大骂：“狗日的
小日本！野兽！……”

军官暴怒，命令把他吊在树上，又砸断一张
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堆在脚下，泼洒煤油。

一个年岁稍大的“皇协军”凑上前，低声耳

语。寿山先生咬牙切齿，再次狠狠地摇摇头。
恶毒的火焰点燃了。大火舔着寿山先生的

双脚。他拼命地挣扎着，边挣扎边怒骂……
寿山先生素来是一个文明人，从来都是笑眯

眯，从来没有骂过粗话啊。
日本人愈加恼怒，愈加疯狂。烈焰中的寿山

先生，棉鞋烧着了，棉裤烧着了，粗壮的双腿烧着
了，浸出的油脂溢出来，滴进火里，“滋滋”直响……

村民们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不忍面对这惨
绝人寰的一幕。

太阳在云层里闭上了眼，大槐树剧烈地颤抖
着。小村所有的房子和树也都在剧烈地颤抖
着。它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举村敬佩的寿山先生
竟然惨遭如此丧尽天良的折磨。

狗日的日本人！狗日的日本人！
就连躲藏在小村角落里的鸡狗牛羊，也都在

狠狠地咒骂着、咒骂着……
日本人在小村里挖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

粮食和枪支弹药。撤出之前，把寿山先生的房子
全部点燃，也把小村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
这一天，日军在南彦寺村共杀害村民53人。

几天后，八路军23团的官兵回到小村，在村
东张家菜园高搭灵棚，举行公祭。

300多名官兵在团长郝国藩的率领下，集体
跪下，泣泪宣誓，为寿山先生报仇。一天夜里，宋
任穷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张寿山坟前，磕头致哀。
而后，他掏出一张纸，交给寿山先生的次子张化
普，并嘱咐：从今之后，可以凭此证向当地抗日政
府领取抚恤。

那是一张特殊证明，上面签盖冀南行政公署
及领导人的印章。

1944年，冀南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将南彦寺
村改名为寿山寺村。1953年，以寿山寺村为中心，
设立寿山寺管理区。1963年，成立寿山寺公社。

我采访时，张寿山的次子张化普已经78岁
了，定居黑龙江省塔山县，已瘫痪多年。

我打去电话。说起往事，他更是感慨唏嘘，
哽咽难言。

我在寿山寺村采访的那一天，正好赶上大集。
石榴如火，杏儿金黄，槐花桑椹，各呈黑白。

太阳的暖香，静静地飘浮在街市上。
熙熙攘攘，笑语喧喧。处处飘酒香，满街晃

醉人。
60 多年过去了，安逸早已成为人们庸常的

生活。人们或许不再理会寿山寺三个字的含
义。再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
有过一位名叫张寿山的乡绅……

花生小贩
被采访人：
冀宏坤：男，56岁，涞源县小北关村人，曾先

后任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后任涞源县交通
局党委书记。本文主人公冀诚，系其父亲。

冀诚：1916年生于涞源县小北关村，1938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著名
的黄土岭战役，他的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1949年之后，冀诚曾任保定地区灵山煤矿筹
建处党委书记。1965年离休，1993年去世。

1937年9月，日军占领涞源县城。在城里，
日军挨家挨户地搜查抗日人员，鸡飞狗跳，一时
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涞源。日本人还在路边摆了
许多盛水的大缸，大白天就脱得赤条条，嘻嘻哈
哈地跳进去洗澡。不少涞源人胆战心惊，只好拖
儿带女地回到乡下生活。

这个时候，涞源县城日军情报部附近，却出
现了一个卖花生的小摊。摊主是一个20来岁的
小伙子，每天若无其事地大声叫卖着。路人都很
惊讶，这小子真是胆子肥大，要钱不要命啊！

这个小伙子，名叫冀诚。他的顾客，大多是
从各地来情报部办事的日军下属情报机关的特
务，再有就是汉奸和叛徒。

情报部有两个日本人，也常常来小摊买花
生。这两个日军特务，一个是中田美夫，一个叫
堂前芳夫。冀诚对他俩总是很亲热，一见面，就
主动打招呼，请他们免费吃花生。时间长了，他
们就让冀诚教他们说中国话，冀诚也跟他们学说
日本话。比比画画，嘻嘻哈哈，三个人混得像好
朋友一样。

两个日本特务，常常在冀诚面前吹嘘大日本

帝国是如何强大，武器又是多么精良。冀诚惊奇
地向他们请教：什么是机枪？什么是迫击炮？什
么又是山炮？又问他们一个大队有多少人？小
队有多少人？两个鬼子听了，就笑话他：“你的，
没见过世面的，统统地不知道！”于是，就摆出一
副有问必答的姿态，冀诚问什么，他们就说什么。

于是，冀诚就从中摸到了这样一些情况：驻
涞源日军有1个大队，分4个小队，共600多人，
配备有机枪2挺、长短枪600多支、山炮一门、迫
击炮2门、小炮8门……

县城北大街有一家皮货店，掌柜姓郭，店号
“郭记皮铺”。冀诚听到什么情况后，就悄悄来到
这里，告诉郭掌柜。

冀诚，原在小北关村农会任宣传委员，后来
调到县战时动员委员会武装科工作。日军侵占
涞源县城后，他受中共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书记王
国权和中共涞源县委书记梁正中的派遣，设法打
入敌人内部，秘密搜集情报。

1939年4月的一天，堂前芳夫兴冲冲地来到
冀诚的小摊前，比画着说：“你的，良心大大的
好！你给皇军效劳，金票大大地给！”

冀诚知道机会来了，压住内心的激动，装出
一副漠然的样子：“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啥也不
会干，怎样为皇军效劳呢？”

堂前芳夫撇撇嘴说：“小买卖的干活，挣的钱
顶少顶少。你去给部长烧澡堂，每月金票大大
的，9元！”

说着，将9个手指头伸到冀诚面前，不住地
摇晃。冀诚兴奋地说：“这样美的事，皇军能让我
去干？”

堂前芳夫哈哈笑道：“部长顶喜欢我，你是我
的朋友。我跟他说，部长也喜欢你的。”

冀诚说：“那什么时候让我进去？”
堂前芳夫说：“走，马上就进去。”
冀诚立即将摊子上的花生兜起来往肩膀上

一扛：“把这些花生全送给皇军吃去。”
从此，冀诚就正式打入了涞源日军情报部门。
情报部部长山本敬夫，是一个十分狡猾且阴

险的日军军官。冀诚在他的面前表现得十分小
心，每天尽心烧洗澡水并干一些杂务，渐渐地赢
得了他的好感。

冀诚摸准情报部里的这帮特务都爱吃爱喝，
就将每月工资拿出来，买来酒肉，轮番请他们吃
喝。喝酒聊天时，细心捕捉他们话中流露出来的
每一条信息，然后写成情报，送到郭记皮铺。

部里的特务全都受到过冀诚的宴请。他们
对这个老实勤快、人又乖巧的中国小伙子十分欣
赏，总是夸他。还经常有特务托他到县城其他日
军机关里送信办事。后来，经过众多特务的推
荐，山本敬夫竟批准吸收他成为情报部中的正式
特务了。

从此，冀诚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与隐藏在
其他机构中的地下情报员密切配合，及时将收集
的情报送至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活动，
还秘密除掉了几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汉奸特务。

1939年11月初，涞源县城里忽然从外地调
来1000多名日军士兵，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出城
入城严加盘查。

情报部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起来。山雨欲
来风满楼，冀诚想，看来敌人要有大规模的行动了。

这时，地下情报员捎来口信：日军要对抗日
根据地发动一次大扫荡，领头的是从张家口新来
的一个日本将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上级希望
他设法搞到准确情报。

冀诚十分焦急。这么重要的行动，像自己这
样的身份，情报部是不让参与的。

想来想去，还是要用老办法。当天晚上，冀
诚特地从外面饭店叫来几个鬼子们爱吃的菜，在
自己住的屋子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然后，将
那两位“老朋友”中田美夫和堂前芳夫请来赴宴。

两个鬼子一闻到酒菜的味道就禁不住馋涎
欲滴，一面摇着拇指夸冀诚“大大的朋友”，一面
大口吃肉，大杯饮酒。

冀诚知道这两个鬼子特别爱吹嘘日军的强
大，劝他们喝下几大杯之后，便故意装出一副知
情的样子说道：“这次皇军大将军亲临涞源指挥，
对八路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利……”堂前芳夫不等
他说完，便举着拇指大声赞道：“阿部司令长官、
大大的军事天才！”

“阿部司令？”冀诚故作惊讶，“就是那位有名
的阿部……”

“阿部规秀中将！”中田美夫立即说，“他就是
大日本皇军驻张家口的最高司令长官！大大的
军事天才！”

冀诚忙说：“阿部中将，大大的军事天才！用
兵如神哪！”

堂前芳夫醉醺醺地站起来，伸出胳膊在空中
划了一下：“兵分两路！一路神兵的，从白石口出
动，600兵力的，在走马驿，直指银坊的！”

中田美夫得意地哈哈笑着说：“涞源小八路，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两个鬼子拍拍冀诚的肩膀说：“你的，这次好
好表现，大大的升职！”

直至深夜，两个鬼子才踉踉跄跄地离开。冀
诚仔细分析了他们所说的情况，立即写成情报：日
军驻张家口最高司令兼混成第三旅团长阿部规秀
中将，亲率千余名日军进驻涞源，妄图一举荡平我
根据地。敌人兵分两路向根据地中心银坊合围。
一路由十村大佐率600兵力入侵银坊，一路由过赳
大佐率600兵力从走马驿出发至银坊与第一路会
合。明日即开始抓夫屯粮，3日后正式行动……

冀诚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刚要出
门去郭记皮铺，不料部长突然下令全体人员集中
待命，做好出发准备。

敌人是要提前行动了！
必须立即将情报送出去，否则将会给根据地

带来灭顶之灾！
他急忙找到中田美夫，声称自己要去准备行

装，转身出门跑到郭记皮铺。可是皮铺上了锁！
可能郭掌柜也被敌人强征运粮了吧。

冀诚转身就往城门口跑，想到那里去寻郭掌柜。
“小冀，小冀！”
正跑着，忽然听到有人喊他。扭头一看，是

两个民夫。再仔细一打量，不由吃了一惊，这不
是城外的交通员刘江和杨老万吗？

冀诚立即跑过去：“你们是被敌人抓来运粮
的吗？”

刘江说：“不是。上级知道城里有了情况，特意
让我们化装成民夫进城来找你。有什么情报吗？”

冀诚急忙将情报交给他们：“要快，十万火急！”
两个人转身就往城门口跑。冀诚料到这个时

候敌人一定在城门口加派了岗哨，出城定会严加盘
查。于是，就跟在他们后面跑。跑到城门口一看，
果然岗哨林立，盘查严厉，想混出去，绝不可能。
突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刘江、杨老万领到
一旁，让他们先等着。转身从一个堡垒户家里借
来两头毛驴和两口袋粮食，将粮食放到毛驴背上
驮着，让两人一人牵上一头，把他们送到城门口。

城门口站岗的鬼子哨兵厉声喝问：“什么的
干活！”

冀诚用熟练的日本话回答：“太君派他俩到
城外去磨面。”

哨兵又问：“哪个部门的？”
冀诚回说：“太君，我们是情报部的。”
哨兵看了看冀诚，又在口袋上摸捏了半天，

挥着手说：“开路！”
刘江和杨老万安全出城后，随即将毛驴和粮

食交给城外一个堡垒户，迅速将情报送到了一分
区司令部。

11月3日，十村大佐率600兵力经白石口向
银坊进攻，行至雁宿崖时，被早已埋伏的八路军
一举歼灭。600多名日军除13名被俘虏，其余全
部被消灭，十村大佐阵亡。阿部规秀得知消息后
恼羞成怒。他是日本天皇的内亲，他决心彻底消
灭涞源的八路军，以挽回“皇军”的体面。

11月7日，阿部规秀亲率近千名日军向根据
地进行报复式扫荡。冀诚又将情报及时送出。
当阿部规秀行至黄土岭时，又被埋伏的八路军全
部歼灭。八路军的一颗迫击炮弹击中了日军指
挥所。阿部规秀，这个被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军
事天才”，当场毙命。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朝野震
动。东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名将之花凋谢
在太行山上”连载三日，并称这是自“皇军创始以
来，未曾有过关于中将级将领战死的先例”。

这两场战役，就是名震全国的雁宿崖战役和
黄土岭战役！

民兵队长
被采访人：
张子敬：男，41岁，时任任丘市党史办干部。
殷仲良：男，81岁，任丘市东大坞村村民，本

文主人公殷库之侄。
殷秋成：男，52岁，任丘市东大坞村村民，本

书主人公殷库之孙。
清晨，一夜没怎么合眼的殷库刚刚走出屋门，

就听见一群麻雀惊叫着从头上飞过。他猛地预感
到今天要出大事，就赶忙跨出大门，朝街上瞅去。
啊，一群黄黄的鬼子兵正骑着马朝这边疾奔而来！

这一天，是1942年10月15日。
36 岁的殷库是任丘县东大坞村民兵队队

长。东大坞村有1000 多人，他的哥哥殷宗汉是
村长，村里有20多个民兵十多条枪。昨晚，县里
来的干部们在他家开一整夜会，他一直在村口放
哨，刚刚给他们吃饭，让他们睡下。

他们这里是沦陷区，村东就是日本人的交通
沟。日军活动频繁，抗日干部们处于地下状态，
平时待在可靠的堡垒户家里，白天睡觉，晚上活
动。日军在各村都设有耳目和密探，村里稍有动
静，就会报告给炮楼。抗日干部除了担心被汉奸
发现外，另一个担心就是狗。狗遇生人易狂吠，
就会暴露行踪。

殷库急转身跑回家，一脚踢开东厢房的门。
区长张寅、警卫员张耀增及区小队战士共12人
刚刚睡下，听到响声，机警地坐起来。殷库上气
不接下气地说：“鬼子到门口了，快、快钻地道！”

说话间，街上咚咚的脚步声已听得清楚了。
张寅带领12个人迅速钻进了东厢房内的地

道。这个地道是殷库和家人刚刚用2个多月时

间挖好的，就在自家和隔壁兄弟家的屋里和院子
底下，外人谁也不知道，区上干部已经在里面躲藏
多次了。形势紧张时，在地道里一住就是好多天。

地道洞口，就在炕席下。殷库在洞口与炕面
的连接处撒上一些干土，上面铺上谷草，谷草上
面铺上炕席，炕席上再铺上褥子，又把一些破被
子、烂衣服堆在上面。还是不放心，最后脱掉外
衣，也扔了上去……

这时，就听哐啷一声门响，日军中队长小林带
着十几个鬼子和汉奸，牵着一条大狼狗，气势汹汹
地闯了进来，身边还跟着一个头缠黑布的蒙面人。

显然，鬼子是有备而来。
小林喘着粗气，一把抓住殷库的衣服：“土八

路，枪的有？”
“什么土八路，枪？我刚睡醒，要出去拉屎。”

殷库佯装迷糊地看着鬼子们。
小林用手指了指蒙面人。蒙面人嗫嗫嚅嚅

地说：“他，他是民兵队长……”
殷库听闻声音大吃一惊，这不是自己村里的

民兵王凯吗？原来，日本进村后首先抓到了王
凯。王凯受刑不过，直接带着鬼子来到了这里。

小林似乎不相信地看着他。36岁的殷库长
得确实有些老相，又是一个罗锅，怎么看也不像
一个舞枪弄棒的民兵队长。

小林朝翻译官嘟囔了几句。几个汉奸蹿上
来，把殷库绑在了院中的大椿树上。

小林把战刀放在殷库的脖子上，眼珠子里冒
出猎猎凶光：“你说，土八路到哪里去了？枪藏在
哪里？”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殷库无辜地看着小
林，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汉奸队长王彩臣凑近小林：“太君，对这小子
软的不行。”

小林的脸抽搐了两下，把手一挥，旁边一个
汉奸上来，抡起皮鞭，“啪”的一声，殷库的脸上就
出现了一道浓浓的血印。接着，皮鞭雨点一样落
在殷库的身上。不一会儿，他的脸上、身上渗满
了血迹，变成了一个血人。汉奸们还不罢休，又
抬来两桶盐水。蘸了盐水的皮鞭更加重了分
量。鞭子抽在身上，像刀割一样疼。

汉奸队长王彩臣翘着二郎腿，叼着烟，一边
抽烟一边数着鞭数，得意地看着殷库的头垂下
来。小林指望着，皮鞭下再次出现一个懦夫。

一个汉奸在殷库身上泼了两桶水。过了一
袋烟工夫，殷库醒了过来。

另一个汉奸揪住殷库的头发，把他的头在树
干上狠狠地磕了几下。殷库已经打定主意，不管
鬼子怎样毒打，绝不开口。

这时候，鬼子见一着不灵，又换了一着——
灌辣椒水。他们把村里老百姓挂在墙上的红辣
椒拿过来，用棒槌在钢盔里捣碎，和凉水搀在一
起。鬼子把殷库的双脚绑起来，头朝下，吊在大
槐树上。一个汉奸拿着一把盛着辣椒水的大铁
壶，对着殷库的鼻子灌进去。浓烈的辣椒水流进
了他的鼻子里、嘴里和喉咙里。殷库被呛得咳嗽
不止，浑身抽搐……一连又灌了几壶，殷库被呛
得七窍出血，已经昏死过去。

中午的时候，鬼子汉奸找来铁锨，在院子里
四处乱挖，企图把殷库家的地道挖出来。地道里
的人们子弹上膛，屏声息气。听着上面“咚咚”的
刨挖声，大家都准备着进行最后的血战。

殷库再一次醒过来，小林用指挥刀抵住殷库
的胸部，咬牙切齿：“你的快说，枪藏在哪里？八
路跑到哪里去了？”

殷库连眼也不睁。小林青灰着脸，迈动着皮
靴，“嘎嘎”地来回踱步，地上踩出一片杂乱的脚
印。既然这个家伙不开口，干脆烧死算了。一个
鬼子把柴油泼在殷库身上，划着一根火柴。“嘭”
地一声，殷库被点着了。

殷库猛地惊醒过来，想到了死。院子的东北
角有一口水井，他再熟悉不过。他带着一团火，
猛地朝井口滚去，“扑嗵”一声就掉了进去。

鬼子汉奸们正得意地看着，看着他滚来滚去，
本来是想取乐，不想竟跳了井，赶紧咋呼着去找绳
子。把殷库拖上来。怕他断气，放在阳光下面。殷
库的头发和眉毛全部烧光了，身上的衣服也已经烧
烂了。他使劲地睁开眼睛，看见院子中央已被挖开
了一个大坑，鬼子和汉奸仍在不停地挖着。

殷库平静下来，低声说：“枪支、八路我都知
道，在东边的野王庄。”

小林问：“你的知道？”
“我知道！”殷库尽量使自己语气平缓。
“撒谎死了死了的！”小林抓起指挥刀，做出

一个大力劈砍动作。
“不信？我给你们带路。”殷库说。
不一会儿，鬼子汉奸200多人全部在大街上

集合起来。
殷库被两个汉奸搀着，走在前头。就这样慢

慢地走，耽误的时间越长，张区长他们越能够安
全地转移。大队人马缓缓地走到了村东边的小
河边。殷库眯着疼痛的双眼，使劲地看了看天
空。天光已经暗下来了，估计张区长他们早已安
全转移了，便停了下来。他细细看了看这个风水
如画的河边，小时候自己常来这里玩耍，长大了
常来这里打柴、摸鱼，是这条小河伴着他长大，而
今天，这里又要成为自己的坟地了。

小林催促说：“开路，开路，停下的不行。”
“太君，到了，就在这儿。”殷库装出很认真的

样子。
“什么地方的有？”小林下意识地向四处瞅了瞅。
殷库冲小林招招手，说：“太君，过来，我告诉

你。”小林信以为真，微笑着凑上前去。
“小日本，王八蛋！”殷库猛地大喝一声，怒目

圆睁，使尽浑身力气，蹿上前去，抱住小林的脖
子，摁倒在地，用嘴咬住了他的耳朵。小林杀猪
似地嚎叫起来，半个耳朵被咬掉了。

几个鬼子端着刺刀围上来，朝着殷库刺去。
殷库倒在了河边。
太阳快要落山了。西方天际，残阳如血，淋

淋漓漓地涂满了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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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
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报告文
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
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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